
不要脸的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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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棍的鼻子和嘴上全都是血，对着我咧嘴一笑，那笑容确实触

目惊心。但是很可惜，在这个时候，他用什么招数和表情都已

经对我无效了。我知道这个初级格斗领域的王者，对于我来说

已经黔驴技穷。

前腿侧踹，确实是中国散打的独有特色。置于前端的腿只要轻

轻一提膝，接着拧腰翻胯，侧踹腿就能以比肩刺拳的速度瞬间

发动。隐蔽性强，角度刁钻，启动迅速，并且是击打距离最远

的一个腿法。在我以后的所见中，无论多么顶级的格斗高手，

除非在中国接受过系统的散打训练，一般都无法将前腿侧踹用

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其实，在高级的格斗比赛中，力量是最为关键的东西，大家通

常会选择势大力沉的扫踢作为进攻的主要手段，侧踹这种技术

性腿法就被舍弃掉了。但是，这却是我以后的一个独特标志，

也是别人能轻而易举的把我归类于中国拳手的象征。

电棍吃了我一记前腿侧踹，虽然嘿嘿一笑，但我判断这家伙已

经出现了短暂的眩晕感，所以才停下了进攻，想用骇人的表情

争取一点清醒的时间。拿表情换时间，这种伎俩我不是没见

过，说实话你还不如装着被击倒在地上躺会儿好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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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再给他期待的时间。在台下观众的惊呼声和嘈杂声中，

我朝着疲于招架的电棍来了一阵猛烈的组合拳，在我的一记短

距离平勾拳之后，我同样看到了从电棍嘴里喷出来的一串晶莹

的口水。接着，我用一记凶猛的高鞭腿结束了最后的战斗。

当电棍的两只手无力地垂在胸前，眼睛半睁半闭的仰面仆到下

去，摔在拳台上发出「砰」的一声的时候，我的心里被一种油

然而产生的胜利喜悦感所充满了。但这种喜悦感就好像高潮一

般，转瞬即逝，只是持续了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就消失的无影无

踪。我看着栽倒在拳台上不再动弹的电棍，心里面想着的只有

那一万块钱。

「欧阳！欧阳！你他妈赢了！」王辉激动的喊声比任何人的都

要大，在我耳边听的一清二楚。台下甚至有人高兴地鼓起掌

来，很明显，那是押注在我身上的赌客。但是更多的人却是发

出一声无奈的叹息，狠狠的把手中的什么东西扔在地上，然后

又啐上一口。有的人把手中的饮料瓶子扔了过来，砸在已经不

再动弹的电棍身上。

台下的那个拿着麦克风的家伙并没有上来宣布比赛结果，这个

结果已经无需宣布——而是立刻叫了几个在场的人员上来，把

电棍放到了担架上快速抬走。我知道，这个家伙只是晕了过

去，一会儿就会醒过来的。

我从拳台上走了下来，王辉激动地抱住了我。我用拳套推开了

他，因为我的身上全都是汗水，很难受。我让王辉把我的拳套

摘下来，说道：「我要去洗把脸。」



拧开水龙头，水「哗哗」得流了出来。我刚要低下头洗脸，却

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一样，猛的抬起头盯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好像站在这里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

我的手轻轻的从左脸颊上掠过，没有疼痛，而是麻麻的感觉，

皮肤的触觉在那一瞬间变得若即若离。我的整个左脸都已经肿

了起来，好像嘴里塞了一块胡萝卜似的，颧骨也高高的顶了起

来，让我的左眼看起来比右眼小了一圈。怪不得我刚才感觉自

己的左眼有点睁不开呢。

没想到一个人脸部肌肉的局部变化，会让整个人的形象看起来

有那么大的改观。我觉得站在镜子面前的人好陌生，仿佛这不

是我的脸一般。但我知道，这确实就是我的脸，一张被职业拳

击手狠狠揍过的脸。

洗去了头上的汗水，我跟兴高采烈的王辉来到了他三叔的办公

室。在推开门的瞬间，我都感觉自己有点饿了。我在刹那间做

了一个决定，回去之后补上一顿宵夜——我想吃涮羊肉，虽然

并不好消化。

推开门，走了进去。屋子里坐了三个人，看样子跟王海群一

样，都是这个夜总会的投资股东。可是他们的脸色阴沉沉的，

跟一脸笑容的王辉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心里忽然一沉，感觉到

有些东西不对劲了。

「三叔，钱，那一万块钱。」我还没开口，王辉便高兴的对着

王海群叫道。



「钱？还想要钱？」他三叔抬起了头，脸上的表情好像刚吃了

屎一样。王辉登时愣住了，脸上喜悦的表情瞬间凝固，但咧开

的嘴角还没有完全放下来，样子奇怪至极。

「怎么，回事……不是说打赢了，就有一万的吗……」王辉有点

摸不着头脑了。他看了看他三叔，又看了看我。

「我没想到你还真打赢了。」王海群不看他的侄子，把目光投

向了我：「我也真服了，你倒地了两次，就好好地躺那别起来

了呗，可你非要他妈的站起来。你知道这一把我们输了多少

吗？」

「什么意思？」我虽然已经猜出了大概，但还是问了一句。

「也他妈怪我眼瞎，电棍那个混蛋真不争气！」他三叔先是埋

怨了一句，接着恨恨地盯着我说：「就因为你，我们押在电棍

身上的二十万块钱全泡汤了。」他又强调了一遍：「二十

万！」

王海群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测——从当时现场支持我的人来看，

下注在我身上的人不会超过五分之一。

「你下注在电棍身上，为什么？」我问道，「你想让我打赢，

为什么不把钱押在我身上？」

「鬼才希望你打赢！可是我他妈的没想到电棍这家伙会输

啊！」他三叔自嘲似的笑了一声，接着说道：「开赛前，你的

赔率高，并且那些之前看过你跟牙狗比赛的人对你很有信心，



在你身上押了不少的重注。我也下了重注，不过是在电棍身

上，却没想到……你丫的竟然真赢了！」

「三叔，你……」王辉没有说出话来。他三叔却冷冷的扫了他一

眼，示意他别废话。

「我明白了，如果我输了，拿两千块钱走人，大家皆大欢喜，

是吧。一万块钱，根本就是个幌子。」我把一切都想明白了，

他三叔自从看到我跟牙狗的第一场比赛之后，就已经想好了这

个主意。用钱引诱我过来比赛，吸引那些赌客下注。而他却料

定我必输，把钱押在了电棍身上。王海群料定我输，所以赛前

根本就没有给我透露任何口风，或许就是不屑——如果他提前

跟我说一声，假装输掉，有钱拿，那我也不会这么拼命，假装

输了拿钱走人便是了。但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我赢了。

「你明白就好。」他三叔扔过来一个信封，「啪」的一声摔在

了我的脚下：「这里有两千块钱，也不算你白忙活。拿着赶紧

走人。」

我一脚踢开了那个信封，王海群这厮鄙夷的口气让我莫名的火

大。我往前走了一步，压着声音说：「我不管你押在谁身上，

输了多少。我要你按照之前跟我保证的，拿出一万来。」

「哦？」王海群饶有兴趣地抬起头，「要是我不拿呢？」

「不拿，就当成你的住院费吧。」被人欺骗的感觉尤其不爽，

我捏紧了拳头又往前走了一步，心里憋屈着一股压抑不住的鸟

劲。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哗啦」一声独特的金属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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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动作瞬间停滞了。虽然没有转头去看，但长久以来受影视

文化的熏陶，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我知道，有不祥之物出

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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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劝告你，最好别在这里找事。」办公室里，另外一个人冷

冷的朝我说道。

我转过头，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个黑黑的东西朝着我，那赫然就

是一把……手枪！刚才的「哗啦」一声，就是拉动枪栓的声音。

我的大脑里「嗡」的一声，瞬间是一片空白。紧紧握着的两拳

有些发软。在那一瞬间，无数念头掠过我的脑海，我甚至已经

想象到了自己满身鲜血躺在地上的场景。

「三叔，你叫他别……你们别这样啊！有话好说啊！」王辉立马

急了，低声喊道。他三叔却坐在那里，看着这一切默不作声。

我不敢动弹，只能愣愣的站在那里。我唯恐自己稍微一动，就

引来对方开火。那个拿枪的家伙看我的眼神没有一丝彷徨，好

像在拿着屠刀对着一只羔羊。要是有谁告诉我这家伙不是第一

次开枪杀人，我绝对信。

他们是道上混的，黑帮，我知道。可我不知道，他们竟是如此

肆无忌惮的黑帮。这也是若干年后我看到「扫黑除恶」的新闻

时，长叹一声的原因了。



「欧阳，你有两个选择。要么拿着两千块钱走人，要么把命搁

这。」屋里的气氛沉滞了几秒钟后，他三叔终于发话了。

「我不走！给我一万！」也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我当时心里

一横，咬着牙狠狠说道。要说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

桀骜不驯呢。古人说，少年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中年血气既

定，戒之在斗。要我看，这话得颠倒过来说：少年戒斗，中年

戒色。你看那些当领导的，个个都是因为包二奶养情妇才东窗

事发的，没有一个是因为跟人打架斗殴落马的。

「你还挺硬的，咬定一万不松口了是吧，你以为那一万就那么

好拿？！」他三叔干笑了一声，说：「你要不走，就再也别想

走了。」

「三叔，你们别……别这样啊！」王辉急的都口吃了，他喊了一

声，跑过来抓着我的胳膊，使劲朝门外拉我：「欧阳，咱们走

吧，咱们不要这一万块钱了！」

我甩开了王辉的手，就是杵在那里不动弹。说实话，当时我也

不知道心里咋想的。既不想死，也不想走，反正就是没见到那

一万块钱，心里堵得难受。他三叔一看我倔劲还上来了，指着

我说道：「嘿，我告诉你，小子，你别跟我硬！我要是干掉

你，就跟干掉一条狗一样轻松！」

这话说的极其霸气，很有当年袁世凯的气魄。「若是为了保护

皇上，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可是我明白，一旦迈出了这个

门，那一万块钱就会永远的跟我失之交臂。我不心疼别的，我

就心疼我这脸，等于今天晚上白挨了一顿打。



这屋里正在这僵持着呢，忽然门「吱呀」一声开了。王海群立

刻放下了跷起来的二郎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陪着笑说道：

「李哥。」

什么人能让王海群这家伙这么快的变脸？

我转过头，看到走进来一个短发中年男人，身材略胖，穿着一

身休闲风衣，还戴着一条围巾。穿着虽然简洁，但打扮得却相

当洋气，有一种淡淡的英伦风格——如果他能再年轻上十几岁

就更像了。他还搂着一个女人，身材不错，脸蛋也挺漂亮，一

看就知道不是他老婆。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人，二十多

岁的样子，肤色发黑，瘦不拉几的。

「呦，还举着枪，你想吓死谁？」他斜瞅了一眼那个拿枪的家

伙，颇不耐烦地说道。这话一出，那个人赶紧收起了枪，说：

「对不起，李老板。」

「X 你妈的，下次还在我面前亮家伙，砍了你的手！」李老板

搂着小妞径直走到了沙发旁坐下，王海群赶紧尴尬地闪到了一

边。那个皮肤黑黑瘦不拉几的年轻人也跟着走了过去，就随意

地站在李老板身边，脸上一副略显呆滞的表情。

王海群赶紧给李老板上烟，恭敬得跟孙子似的。李老板深吸了

一口，斜着往上喷出一道烟雾，简直拽的二五八万。

「小子，打的不错，刚才比赛我看了，没想到你竟然最后会

赢。说实话，出乎我的意料。不过幸好，这次我没有下注。哈

哈……」李老板朝我说了两句，自顾自的笑了起来。旁边的几个

人包括王辉他三叔，都陪着脸干笑了起来。惟独他旁边站着的



那个瘦不拉几的家伙依旧呆呆的站着，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跟刚睡醒似的。

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这个忽然出现的李老板。因为我还搞不

清状况，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我要承认，他怀里搂的那个

女人确实挺漂亮，看上去跟明星似的。

「这是你侄子吧？」李老板见我没有说话，接着又瞅了一眼王

辉。

「是，是，我亲侄子。」王海群忙不迭地答道。

「亲侄子，亏你他妈的还有脸说！」李老板朝他脸上「呸」的

啐了一口唾沫，王海群也只能在那干站着不敢动，继续挨训，

「当着亲侄子的面，你还让手下亮枪出来了？有你这样当叔

的？你他妈怎么教育下一代的？你个王海群，你真能耐啊！」

「是，是……」王海群别的也不敢说什么，只能不住的点头。

骂了一通，李老板掐了烟头，说：「还愣那干嘛，骂了半天口

干舌燥，还不给我倒杯水？」

「是，我这就倒……」王海群又急忙弯腰倒起水来。看到他前后

判若两人的表现，我忽然有一种想笑的冲动。不过真要笑起来

这气氛也太违和了，所以我拼命忍住了。

李老板端着水杯，打量着我：「比赛打完了，回家休息就是

了。还有什么问题？」



「说好了打赢就给我一万。可是现在赢了，又不给钱。」我照

实回答。

「谁答应你的？」

「王海群。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来参加比赛的。」我说着，眼

睛却在那个女人的颈部快速的瞄了一眼。她的脖子又细又白，

在灯光之下温润如玉。我的心脏不听话的快跳了两下。

「哦，那是王海群答应你的事情，看来跟我无关了。」李老板

说完喝了一口水，接着又把水杯递给了旁边的女人，饶有兴致

地看着她轻启朱唇，啜饮了一口。

看来这钱是拿不回来了，这伙人根本就是一丘之貉。我一时气

愤，连那两千也不要了，拉着王辉就说了声「走！」

「小子还挺有脾气，等一下！」李老板突然在身后叫住了我，

冷笑一声，「想要一万块钱是吧？下个周六，下午，来这里找

我。我给你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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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王辉垂头丧气的回到了学校，也没有心情去吃什么涮羊

肉。从一万到一分都没有，那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落差。

从王辉的口中，我知道了那个「李老板」其实就是丽达夜总会

的大老板，王辉他三叔只是一个小小的股东，其实就相当于李

老板手底下一个比较高级的喽啰而已。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李老板的真名叫李向昂，绰号「鸽子」，原因不详。李向昂在

河东区和红桥区都是比较出名的混子，丽达夜总会只是他名下

的产业之一。听他那架势，颇有点「扛把子」的意思。王海群

在他面前只是一个拿钱混饭的小瘪三头目，怪不得他今天在李

向昂面前那么的低声下气，连大气都不敢喘。虽然一万块钱飞

了，但想起来那场景还是让我觉得略略解恨。

「欧阳，这事都怪我，要不是我三叔他……」站在我宿舍楼下，

王辉颇有些自责的说道。

「这事跟你无关，都是你三叔搞的鬼，我知道你是我这边

的。」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没事，你回去吧。」

王辉叹了一口气，说：「那好，我明天再来找你。」

我低着头进了宿舍，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肿的好像猪头一样的

脸。但好像越是低调就越引人注目，端着洗脚盆进来的老朱敏

锐的捕捉到了我的异状：「哇靠，你的脸怎么搞的？」

他这么一喊，宿舍里其他四个人一起抬头朝我看来，班长小齐

吃惊的喊道：「我靠，欧阳，你这脸咋整的？被谁给打的？」

小齐是东北人，热心，我要不说被谁给打的，他非得追着我问

半夜不可。没办法，我只好敷衍道：「刚才跟一个朋友在街上

吃饭，跟人打起来了。」

「这人在哪？跑了没？妈的，哥几个跟我出去削他！」小齐说

着就站了起来，捡起扔在地上发硬的臭袜子就往脚上套。我赶



紧说：「没事了，现在没事了，他们好几个人，打完就跑了，

都不知道哪的。」

「这人下手也忒狠了，你看这脸肿的，还有法看没？」小齐听

我这么说，只得扔了臭袜子作罢，专心致志的感慨起我的脸

来。

「没事，就是有点肿而已，一晚上就消下去了。」我勉强对着

关心我的兄弟们挤出了一个笑容。我想，我那笑脸一定比哭还

难看。

「哎呀，欧阳，用一下我这个东西吧，比红花油还好用，我从

家里来的时候带的。」老朱是南方人，做事比较仔细，人也长

的秀气。他从床头拿出了一小瓶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

是「黄道益。」这个东西确实不错，我之前用过，南方特产，

确实比红花油好使，专门治跌打损伤的。

「老朱，谢谢你了。」我把跌打水收了起来。对比王海群出尔

反尔的奸诈无耻，宿舍兄弟们的几句话暖的我心里发烫。

第二天上午，他们都出去了。我因为脸上还没有消肿，不想被

同学看到这副尊容，就一个人呆呆的坐在宿舍里，百无聊赖的

发愣，心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感。

「砰砰，」忽然两声敲门的声音，接着传来一个女声：「欧阳

乾？」（顺便说一下，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女生是可以随便上

男生宿舍楼的，没人管。但是男生却无法上女生宿舍楼，因为

宿管阿姨极其凶悍，比容嬷嬷还狠。）



我一时没有听出来这是谁的声音，下意识的说了一句：「进

来。」话一出口，我就暗道一声糟糕——我现在这副尊容哪能

见人啊。

门吱呀一声开了，原来是我的那个曹州老乡杨蒙。我急忙用手

捂住左边的脸，做出很随意的托腮状，含糊不清的问道：「杨

蒙啊，有事吗？」

「没，我就过来问问……」杨蒙忽然睁大了眼睛，好像发现了新

大陆一样快步走到了我面前，吃惊的说：「你的脸，怎么

了？！」

靠，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发现了。我把脸转到一边去，说：「跟

人打架了。」

「跟谁打的，怎么肿的这么厉害，这下手太狠了也！」杨蒙也

跟着转了过去，眼睛在我脸上看个不停，一边还皱着眉头，不

停的发出「啧啧」的声音。

「我说你有意思吗，我的脸就这么好看？你干脆趴上来亲一口

得了！」杨蒙的举动弄的我颇不耐烦，瞥了她一眼没好气的说

道。这丫头缺心眼似的，好奇也不捡个时候，没见人在这难受

着的吗。

「呃，呃，对不起。」杨蒙被我这么一说，才缓过神来，急忙

往后退了一步坐下，但还是忍不住探着头问道：「你不是练武

术的吗？怎么还能被打了？这是跟谁打的啊？同学？不可能

吧，这下手也太狠了……」



「我说你有完没完啊，你就不能少问几句？」我真是有点出离

愤怒了，白了她一眼说道：「你找我干嘛？有事说事！」

「哦，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来找你问问十月一回家不，我今天

准备去买火车票。你可不知道，我刚才从售票点经过，那队排

的老长了……」她话还没说完，我就断然说道：「谢谢，我不回

家。」

杨蒙一时间有些尴尬，往后坐了坐说道：「哦，既然那样，我

就不帮你买票了。」

我瞅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这丫头脑袋真是不灵光，就我这张

脸，四五天都消不了肿，回家干嘛去啊。

杨蒙有些悻悻的走出了宿舍。我关上了门，长呼了一口气，看

来我之前建立起来的光辉形象他妈的全毁了。

又百无聊赖的过了个把小时，宿舍的室友一个都没有回来，不

知道都跑哪野去了。难道不知道宿舍里还有一个受伤的人需要

安慰吗？昨天他们带给我的那些感动也随之荡然无存，这帮家

伙……正想着呢，宿舍门忽然被推开了。

终于回来了！老子肚子都饿了！我一回头，愕然发现站在门口

的还是杨蒙。

4

咋还是这丫头？我有些抓狂。不管怎么说，在女同志面前暴露

一个男人的窘迫，是非常伤自尊的一件事情。



「知道你这个样子肯定不会下楼，我从食堂给你带了点饭。」

杨蒙把饭盒放在了桌子上，说：「今天放假，你们宿舍的肯定

都出去玩疯了。我要不来，真的能饿晕你。」

「那还真是谢谢了。」我始终用手捂着半张脸，含混不清地

说。

「行了，别得瑟了。赶紧把手放下来吧，谁不认识谁呀。」杨

蒙打开了饭盒看着我说：「不就是一半脸肿了吗，你就一直这

样捂着，用半个嘴吃饭吗？」

这妮子！妈的，老子仅剩的一点自尊也被她给无情的践踏了。

「怎么，你买到票了吗？」我一边吃着西红柿炒鸡蛋一边往嘴

里扒着米饭。

「没买，我不回家了。」杨蒙也一边吃饭一边答道。

「啥？你不回家了，为什么？」我吃惊的抬起头问她，嘴里还

嚼着东西。

「不回了，留下来陪陪你，省的你寂寞。」杨蒙说这话的时候

正在低头扒饭，我完全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

「我……」我差点要喷饭了：「谁要你陪啊，谁说我寂寞了？」

「从我进你们宿舍看见你那张死脸，我就知道你寂寞了。你别

想歪了，我没有别的意思，这一届里面只有咱们两个曹州的，

都是老乡，于情于理我都要照顾你吧，出门在外的。」杨蒙继

续低着头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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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无语。想我堂堂一七尺男儿，怎么就成了被照顾的对象

了？这时，我瞄到她饭盒里有一根红彤彤的油炸辣椒，正好能

一扫我心中的积郁之气，便问道：「那辣椒，你吃不吃？」

杨蒙用筷子夹起了那根大红辣椒，看了一眼：「我不吃太辣

的。」

「那给我吃吧。」我的意思是让她直接放到我的饭盒里。没想

到她竟然直接把夹着辣椒的筷子举到了我面前，那意思是直接

让我吞了。

没办法，我只好张开嘴去咬那根辣椒。正巧这个时候，宿舍门

被推开了，我斜眼一瞅，原来是王辉。我想起来了，这小子昨

天说过会来找我的，他一进门就有些不好意思的笑道：「哦，

喂饭呢？」

「咳……」我一口气没顺过来，辣椒卡在了喉咙里，差点没被呛

死。

我举起杯子猛喝了两大口水，才把辣椒给压下去。草草吃完了

饭，我借口跟王辉还有事说，就打发杨蒙走了。她临走的时候

说晚上再给我带饭，还没等我开口拒绝，她就转头走了。

「这么快就好上了，可以啊。」王辉看着杨蒙出了门，笑得高

深莫测，「这妮子长的不错，小嘴双眼皮的。除了看起来不大

时髦，其他哪都不错。」

「你误会了，刚才只是……」我正要辩解，王辉接着又道：「哎

呀，大学生了都，谈个恋爱有什么好隐瞒的。这妮子虽然看起



来有点村姑，但底子不错，收拾收拾能出来，我看挺好。」

我无奈地扶住额头：「行，随你怎么说吧……」

「哥是过来人，恋爱中遇到什么问题，直接来问哥，一准给你

搞定。这么多年，哥也算是阅女无数了，基本没有遇到过

坎……」我瞅着大言不惭的王辉，皱眉问道：「就你那体格，一

脱衣服跟骨骼雕塑似的，还阅女无数？」

「靠，你懂啥？」王辉脖子一梗，不屑一顾道，「关键是气

质。」

「你大爷！」我抄起空饭盒就朝他扔了过去，「你还想不想让

我活了？」

王辉拨拉开空饭盒，给自己倒了杯水，一本正经的说道：「欧

阳，你还记得昨天晚上咱走的时候，李向昂说的什么吗？」

「记得啊。他说下个周六过去找他，会把一万块钱给我。」一

提起李向昂，不知道为什么，我最先想到的，却是他身边的那

个女人。

王辉问：「那你准备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那一万块钱本来就应该是咱的！」说到这事，

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下周六直接过去，找人要钱！」

「那李向昂可是个大混子，可比我三叔坏多了。跟他打交道，

我们可得小心点。」王辉「大义灭亲」的说道：「你想啊，他



要是想给你一万块钱，为什么不直接给你呢，还要让你一周以

后去拿，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或许是他当时没带那么多钱呢？」我思考了一下事情的可能

性。

王辉哂笑了一声：「怎么可能？像他那种人，出门吃个饭就得

千把块钱！一万对他来说，比你掏出来十块钱还容易！」

「那是为什么？」我也陷入了思索，「要是他不想给我钱的

话，根本就不会让我一周后去找他啊。这混蛋，葫芦里到底卖

的什么药？」

「要我看，咱就这么算了。那一万块钱咱也不要了，这趟浑水

咱也不蹚了。你不是本地人，不知道这帮家伙的厉害，他们个

个都是有人命在身的啊，公安里都有他们的人。」王辉劝我

道。

「我不管那么多，那一万块钱本来就该是我的，」我主意已经

拿定，摸着我那已经恢复了皮肤触觉的左脸恨恨说道：「不管

怎么样，下周六我一定要去一趟！说好了给，就得给！黑社会

再黑，也不能不要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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